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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白狐
———琼瑶《白狐》的文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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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琼瑶的《白狐》是狐文化在当代的重要发展。 小说不仅鲜明地体现了古代白狐文化信仰的祥瑞色彩、报恩主

题和子嗣观念,而且客观的人狐分离的当代叙述视野,又为狐小说注入了诸多新质,显示出神奇迷离的艺术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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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狐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特景观。 不仅古

代、近代佳构频仍,绚烂多姿,韵味悠长,现代、当代

也颇有传承,馨香连绵,妙趣横然。 以当代论,短篇

有郭雪波 《沙狐》 ( 1985 ), 长篇有王蒙 《青狐》
(2003),而琼瑶的中篇《白狐》 (1971)知名更早,对
于中国狐小说的古今联接也就更有意义。

二甲进士葛云鹏赴任途中救了一只白狐,在任

上又救了“卖身葬父冶的白吟霜,于是,白狐幻化前

来报恩的离奇故事便在一个穷乡僻壤的清安县展开

了。 琼瑶自称,这段“堙没的传奇冶是她从小“就喜

欢诗词、戏曲、历代文人杂记、稗官野史和笔记小

说冶 [1]296结果。 确然,一篇“以古老的中国为背景的

小说冶,如果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大染缸里浸润日久,
是根本渲染不出来的。 《白狐》就是古代白狐文化

信仰在当代的一种诠释。

一摇 “报恩的白狐冶

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曰,狐“有黄、黑、白三

种,白色者犹稀。冶 [2] 凡物,以稀为贵。 因此,原始文

化时期,白狐就被作为一种神兽,具有呈祥作瑞,象
征帝王或国家命运的重要价值。 《穆天子传》曰:
“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貉焉。冶 [3] 纬书《春秋

·潜潭巴》云:“白狐至,国民利。冶 [4]832正史《宋书·
符瑞中》云:“白狐,王者仁智则至。冶 [5] 唐张读传奇

《宣室志》亦云白狐,“此祥符也冶 [6]。 白狐的出现,
是盛世到来或贤君出世的吉兆,利国利民的好事。
传说中黄帝、夏禹、殷汤、周文王神话都与白狐有关。

纬书 《 河 图 稽 耀 钩 》 云: “ 黄 帝 之 生, 先 致 白

狐。冶 [4]1113《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云:“禹
三十未娶, 行到涂山。 …… 乃有白狐九尾造于

禹。冶 [7]97墨家《田俅子》 云:“殷汤为天子,白狐九

尾。冶 [8]《尚书大传》记载,文王囚于羑里,其友散宜

生以白狐“陈于纣之庭冶 [9],是为仁君兴、暴君灭的

征兆。
汉代以后,狐文化迅速发展,异类之狐与人的交

往越来越密切。 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狐报恩故

事,唐人薛渔思《河东记·李自良》已有记述;明代

增多,如王同轨《耳谈·大别狐妖》、郎瑛《七修类

稿》卷四八《狐狸》均见;至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
小翠》等则为人耳熟能详矣。 狐报恩故事的典型架

构,可从明正德年间小本抄本小说《妖狐艳史》看

出。 女狐仙月素道:
仙奴在此连环洞中修炼,有千百余年的道业。

只因五百年前仙奴在云南蜈蚣山游玩,适有一群兴

围的猎户,将仙奴后背射了一箭,那时郎君是云南的

知县,从此所过,将那猎人重责三十大板。 那时仙奴

已被猎人所获,郎君发恻隐之心,将仙奴放了归山。
那时仙奴是没得道的大黑狐狸,此时已成了得道的

仙女。 今日郎君到来,是仙奴的恩人,如今仙奴要忘

恩于郎君,有愧于天矣。 仙奴离了云南蜈蚣山,迁居

于此,已五百年的限期,合当聚首[10]42。
月素,正是一只白狐。 她不惮劳苦,修炼千百余

年,终于得道,形体色彩也由黑变白,成为如月一般

圣洁淡雅的仙子。 当然,她要报答的书生春明媚,也



决不是普通人(如猎人),而是品学兼优、位高权重,
五百年前为一县之主,好生爱德;五百年后更高中亚

魁,官居文林郎之职。 在这类故事中,白狐的象征符

号功能减弱,情感道德属性增强,开始幻化为人,表
现出人的特点。 但是,天然的神性、无边的法力以及

人狐殊途的严格界限,让基本上失去了狐文化记忆

的当代读者总感觉不那么适应,可望而不可即,冥冥

中似是而非,从而不能不留有遗憾。
当代读者终究需要与古人不一样的文化诗学视

野。 琼瑶的《白狐》,在形式上虽仍是“古装冶戏,但
精神上贯注的却是当代人的生活,这就让我们看到

了惊喜。
狐“是属于山林和原野的冶 [11]51。 “青林黑塞冶

(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自然是恩报双方遇合

的合理而合适的地点。 故事就从山坳里生发。 在浓

黑的夜色笼罩下,在赤红的火把光芒中,葛云鹏看到

了那只全身雪白的白狐。 它,显然非常罕见,猎人们

多年来仅猎到这一只,却碰巧让新任县官葛云鹏遭

遇到了。 像四百多年前 (明武宗朱厚照年号 “正

德冶:1506 元年—1521 末年)那位“郎君冶所做的,他
要以“老爷冶的威权重责猎人吗? 他没有。 古人的

迷信思想、奉白狐为神灵的观念在这位当代文学人

物形象身上已经完全消褪了。 他不是小说史中的一

位“前人冶,也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受传统狐信仰影

响很深的猎人和下人,把白狐视为不祥之物、必须马

上射杀或者圣明之物、不准侵犯。 在他看来,这不过

是一只“被捆绑着的动物冶 [11]13,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的动物,似乎能通人性懂人情让他怜悯、又显得威严

华贵的“好畜生冶 [11]15。 再说,猎人打猎只是为了满

足基本生活需要,他们靠山吃饭、不得已以打猎为

生,养活家人,也很不容易。 葛云鹏十分体谅这一

点,所以出高价钱以十五两银子买下这只白狐。
“君子有好生之德。 好好去吧! 白狐。冶 [11]16 就这

样,他放了∕救了白狐。
与同类故事中的青年男性如春明媚等相比,葛

云鹏是个新人物。 他年少书生,一举成名,选任放

官,完全是自己努力,不靠白狐大仙帮忙。 古人笔下

的狐报恩故事,施恩者的科举之路几乎都由报恩者

凭神力解决。 他淡泊名利,在仕途上不使权弄柄,耍
奸作计,追逐高官厚禄以为狐报之效,只求为任一地

造福一方,而喜“游山玩水,吟诗作对,放浪江湖,游
戏人生冶 [11]P10。 尤其是,他没有淫欲观念,对狐仙化

身的美丽女子不存在“那种非份的企图冶 [11]25。 如

同琼瑶小说里大多数男主人公一样,他是一个感情

至上、尊重个性、爱护女性的儒雅君子,男女之间追

求知心合意,完全“以‘情爷为出发点冶 [11]17。 妻子弄

玉几次以报恩之说、“狐妾的故事冶 [11]25劝他收下白

吟霜,他始终不为所动。 听到吟霜对自己确有真情,
他才在自责和叹息中接受了她:“你知道你美好得

像一 朵 含 苞 待 放 的 白 梅, 你 知 道 我 多 怕 糟 蹋

了你?冶 [11]45

佛教回向偈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冶施
主恩即四重恩之一。 古来报恩无非要为施主排忧解

难、化危为安、娶妻生子、加官晋爵、增寿添福。 《妖
狐艳史》写月素使春明媚脱离了青峰岭臊妖狐淫

乱、欲海沉沦之罪,春府免除了“盗火之忧冶和“曲难

之危冶,最后春明媚金榜题名,举家团圆。 《白狐》写
白吟霜,帮助夫人查清了翡翠镯子的盗窃者,帮助老

爷断破了朱兴儿谋杀案,还在几乎不可救的情况下

独力治愈了小姐冬儿的高烧病;最后,她终于嫁与葛

云鹏,完成了狐报恩故事一夫二妇的宿命,并为他生

了 “ 一 个 男 孩 子 冶, 给 县 府 带 来 了 “ 天 大 的 喜

事冶 [11]46,也是一个大团圆、大圆满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报恩故事中的白狐仍然

具有神话时期的祥瑞色彩,不过预兆的指向有所转

移,不再是君王与国家,而变为仁士与家庭,能使见

者遇难成祥、百事大吉、皆大欢喜。 这表明了狐文化

的发展与变化。 就琼瑶《白狐》而言,小说的思维还

尝试建立一个终极矛盾指向,一个核心的、最大的困

难,其它困难只不过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一切

行动均以此为中心展开。 这个中心就是已经三十几

岁的葛云鹏“没儿子冶,“美中不足冶,一大憾事。 可

他偏偏又不愿意“为了生儿子而纳妾冶,把妾当成

“生儿子的工具冶,“这是糟蹋人的事,我不干冶 [11]17。
葛云鹏人性的、民主的光辉,给小说叙事者提出了

难题。
怎么办? 白狐的祥瑞特征在这里发挥了功能,

白狐出现预示县太爷葛云鹏必生儿子,以传宗接代,
家庭美满。 文化史上,白狐有子嗣之兆,始自大禹神

话。 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 ……成家

成室,我造彼昌。冶 [7]97《白虎通·封禅》释“九尾冶:
必九尾者何? 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 于尾

者何? 明后当盛也[12]。
“九尾厖厖冶乃初民生殖图腾之象,喻示子孙后

代繁荣昌盛,涂山氏生子名启,成为夏朝的创建者。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又把狐的这一语象概括为“小
前大后冶,成为影响深远的“三德冶之一。 以至于《聊
斋志异》和民间传说中的狐妻故事多以生子标举。
《白狐》也写到“那条大大的尾巴冶 [11]13,显然,其中

所蕴含的生子矛盾指向正是对这一古老文化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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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

二摇 白狐与白吟霜

《白狐》与古代狐精故事的最大不同还在于,白
狐、白吟霜两者实际上是分离的。 白狐是一只野兽,
白吟霜是一个民间女子,她并不是白狐幻化而成的

女身。 但是,琼瑶用一支追求小说艺术完美性的笔,
十分自觉地、甚至是刻意地在作品中描述出了二者

之间的结合与转换、相似与共通,从而造成了一种似

幻实真、亦真亦幻的阅读视像。
如同其他琼瑶小说人物的命名一样,“白吟霜冶

带有浓郁的古典美学气质。 “我姓白,名叫吟霜,吟
诗的吟,冰霜的霜。冶 [11]21我们知道,这其实出自《诗
经·秦风·蒹葭》中的那个名句:“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冶“伊人冶是美好的代名

词,她在河畔漫步的飘渺的身影,她踩在霜白上的虚

无的脚印,都那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留给我们极

其丰富的想象空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象征。 可见,“白吟霜冶之取名,
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白狐文化的祥瑞性质和狐精故

事多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特征。
在葛云鹏看来,吟霜很像狐狸。 “那宽宽的额,

那细细的肩,那亮晶晶的眼睛,那挺挺的鼻子,那小

小的嘴,那细腻的皮肤,那玲珑的手脚冶……青春女

子的这种娇小精致的美,不正像一只狐狸的美吗?!
客观理智的县太爷虽然感觉有点荒谬,但也一时陷

入了迷惑:“她真是只狐狸吗?冶 [11]51

白吟霜一袭白衣,让云鹏不由自主想到白狐令

人难以置信的那身白毛。 “狐狸,他看过的倒也不

少,但从没有看过这样全身雪白的。 而且,这只白狐

的毛光亮整齐,全身的弧度美好而修长。冶 [11]13尤其

是在月色星光的辉映下,“它浑身的白毛白得像雪,
眼珠亮得像星,站在那儿,它有种难解的威严冶 [11]15。
以月衬托白狐之美(诚然,也是为白吟霜作伏笔),
沾有唐宋以来笔记小说中描写狐戴髑髅拜月化作美

妇人的影子。 《妖狐艳史》月素“不须浓抹与粉妆,
天然清雅素衣裳冶 [10]41,便有“月冶的痕迹。 而写白

衣女狐之美,始自唐人沈既济《任氏传》:“中有白衣

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冶 [13]琼瑶特别点出,白
吟霜也具有“非凡的美冶,“皮肤细腻如雪冶,而且喜

著白衣。 甫一出场,为父戴孝,“她浑身缟素,从头

到脚,一色的白,白衣、白裳、白腰带、白缎鞋,发髻上

没有任何珠饰,只在鬓边簪着一朵小白花。 这一色

的素白不知怎的竟使云鹏心中陡的一动,联想起了

什么与白色有关的东西来。冶 [11]20孝服既满的时候,

“却仍然酷爱白衣,依然是一色的白冶 [11]32。 吟霜永

远是一色的白衣白裳,走路还“轻俏无声冶,不由得

让人感觉她是“白狐所幻化冶 [11]24。 白狐的纯白之

美与少女白衣素装之美,融为一体,混为一同,真假

莫辨。
最奇妙的是眼睛。 白狐有“一对乌溜溜的黑眼

珠,带着股解事的、祈求的神情,默默的看着云鹏冶;
“那对亮晶晶的黑眼珠在火把的光芒下闪烁,一瞬

也不瞬的盯着云鹏。 云鹏望着那对眼睛,那样深,那
样黑,那样求助的,哀恳的凝视着,那几乎是一对

‘人爷的眼睛!冶 [11]13狐的眼睛带有“人冶性,人的眼睛

则带有“狐冶性。 白吟霜“那乌黑的眸子,那样深,那
样黑,那样明亮,那样晶莹,里面还盛满了凄楚、哀切

与求助! 这是一对似曾相识的眼睛啊! 那种眼光,
那份 神 情! 恻 恻 然, 盈 盈 然, 楚 楚 然, 动 人 心

魄。冶 [11]21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恋曲 1990》唱道: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冶黑眼睛,是年轻女

性美的标志。 黑眼睛,把白狐之美与青春少女白吟

霜之美联在一起。 据动物学家观测,狐狸的眼睛有

特殊晶点,能聚集微弱光线,集合反射,所以会闪闪

发光。 琼瑶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一定到动物园专门

观察过狐狸的实际样子吧,否则,这双黑眼睛不会写

得如此传神。 掩卷沉思,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必是那

对人狐共有的“乌黑晶亮的眼睛冶 [11]24。
在葛云鹏遇到她们的时候,白狐被猎人用绳索

捆绑,白吟霜父死无力为葬,困窘的遭遇也可引发联

想。 然而,古代狐故事一般只有动物狐(或狐妖)的
遭难,次便述及狐之如何报恩。 《白狐》既写狐又写

人,用前后两次灾难把狐与人联结起来,无非是因为

当代狐小说的叙述思维变了,“吟霜是个活生生的

人,不是一只狐狸冶 [11]25。 要想使读者把人“误读冶
为狐、把狐“误读冶为人,叙事者必须尽可能地在二

者之间营造相似共通的情境。 确实,在当代文化背

景下,狐狸已经不可能再幻化为人,以其神力出来报

恩了。 郭雪波《沙狐》、王蒙《青狐》叙事亦都作如此

处理。

三摇 神奇的白狐

琼瑶曾说:“我的作品,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

主题,那就是‘爱爷字。 男女之爱、朋友之爱、手足之

爱、父母之爱、国家之爱、民族之爱……写不尽人生

的爱。冶 [14]《白狐》写的也是人间的爱。 县太爷葛云

鹏没有儿子,又拒不纳妾,所以小说借助古老的白狐

报恩传说,叙述卖身葬父的民间女子白吟霜和老爷

葛云鹏感人至深的“男女之爱冶故事。 白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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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小说自始至终裹挟在神秘氛围中,从而产生了一

种神奇迷离、奇异惊幻的艺术效果。
白狐是前奏,是铺垫。 白狐展示给人的不是狐

仙月素那救人救世的神奇法力,而是它作为一只

“不同凡响冶 [11]15 野兽自身所具备的通人性懂人情

的神奇品质。 云鹏放了白狐之后,你看它,“低着

头,垂着尾巴,喉咙里发出柔和的,低低的鸣叫,似乎

有满腹感激之情,却无从表达冶 [11]16。 对于一只“经
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奔跑和挣扎冶 [11]13,又从紧绷绷的

绳索捆绑束缚之下解脱出来的野兽,这可能是极其

自然的鸣叫。 但是,你看它,又“绕着轿子行走,缓
缓的,庄严的迈着步子,一直绕了三圈冶。 这就非常

出人意料了,绝非一般动物所能为,完全令人不可思

议。 如果不是一只上能通天的神兽,下能通人的灵

兽,它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吗? 所以,这让我们感觉,
“月光之下,山野之中,这白狐的行动充满了某种奇

异的、神秘的色彩冶 [11]16。
白吟霜是接续,是重点。 一个“时运不济冶 [11]22

而走江湖卖唱的普通女子,怎样做出“好几件奇妙

的事情冶 [11]26,才能让故事开始的神秘与神奇继续导

演下去,才能让人相信她———就是白狐转世呢? 这

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作者煞费苦心要写出来的。
如上文提及,小说写了四件事。 前面三件,在夫人、
老爷、府衙上下都不能处理的情况下,白吟霜凭着她

跟父亲跑江湖“怎么样的人都看过冶 [11]27 而学来的

一点看相知识,“出身于读书人家冶 [11]22先天具备的

聪慧而对人情世事的洞察观测能力即“某种奇异的

感应冶 [11]32,以及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一点医理,神乎

其神地全都如愿解决了。
结果,丫头香绮“把她当菩萨般崇拜着冶 [11]27,

喊着“我供上您的长生牌位儿,每天给您焚香磕

头冶 [11]33;老家人葛升告诫下人们“大家小心点儿

吧,别再出乱子了! 家里有个大仙呢,什么装神弄鬼

的事迹逃得过大仙的眼睛呢!冶 [11]27;县衙里审案,
“总是那样迅速而又准确,永远使云鹏感到一份崭

新的惊奇冶 [11]32。 这一幅幅画面,仿佛使我们又看到

了“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冶 [15]

的景况,又看到了清代官署祀奉狐仙、以断案决狱

(如《聊斋志异》卷二《遵化署狐》等)的景况。 但

是,我们清楚,白吟霜在家中、署中“显灵冶除难,不
过是琼瑶在狐信仰的感召下而奉献的一种当代化小

说叙事而已。
吟霜身上所显现出来的神奇力量,逐渐让所有

人包括葛云鹏,都相信“她真是那只白狐所幻化的

了冶 [11]32。 救冬儿的时候,她整个晚上紧闭房门谁都

不让进,一派神秘兮兮,只留下对民间狐仙传说深信

不疑的香绮帮忙。 香绮自作聪明地说:
传说狐狸修炼成仙,都有一粒仙丹在腹中,如果

要救人一命,只得把仙丹吐出来给病人吃,这仙丹有

奇效,吃的人会活命,但是失去了这颗仙丹,那狐仙

会大伤元气,说不定会缩短寿命,或者成不了仙了。
因为一粒仙丹,要修炼一千年呢![11]35

狐炼丹之说乃受道教思想影响形成。 明人毛晋

编《六十种曲》第四十二种《蕉帕记》就写一白牝狐

炼丹;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赠芝麻识破

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写一大别山牝狐千年练成

内丹;《聊斋志异》卷一《王兰》、卷九《陵县狐》也有

描写。 自明清以来,炼丹的狐狸随处可见,但自愿把

仙丹吐出来给人吃的则几乎没有。 毕竟,狐仙也还

是狐,而不是人。 只有这个“有点儿不寻常冶 [11]23的

白姑娘,才会“力尽神疲冶 [11]35地以人之心与人之情

去救人。
第四件事即为云鹏生子构成小说的结尾。 吟霜

因产子健康严重损伤,为了不让老爷伤心,她别出心

计以自己是白狐化身前来报恩为由,要求将自己抛

到荒山野岭,回归山林;其实呢———她是别院自居,
安心调养。 她的借口就是她对老爷无比深沉的爱:
“当年汉武帝之妃李夫人,病重而不愿皇帝亲睹,怕
憔悴之状,使皇帝不乐。 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

法。冶 [11]58这个“想法冶可把葛云鹏骗得不轻,他在荒

野里惨叫,他在山林里呆立,他魂牵梦萦,他朝思暮

念,形容憔悴,诸事无心……小说一路写来如泣如

幻,匪夷所思,感人肺腑。 可以说,琼瑶把她擅长渲

染刻骨铭心之爱的笔调发挥到了极致。 直到吟霜亮

出“底牌冶,我们才一块跟着葛云鹏恍然大悟,叹服

琼瑶运笔之巧已至出神入化。
作为一个具有当代文化视野的知识分子,葛云

鹏对白狐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的客观唯物主

义到精神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巨大变化过程。 最后,
他终于又从耳目所经见的白狐幻化中清醒过来,
“相信了面前的事实冶。 他拥住两个夫人,大声地

说:“在这天地之间,还有比我更幸福的人吗? 还有

比我的遭遇更神奇的吗?冶
是啊,诚如琼瑶自评:“还有吗? 在这天地之

间,多多少少的故事都发生过了,多少离奇的,曲折

的,绮丽的,悲哀的……故事,数不胜数,说不胜说。
但是,还有比这故事更神奇的吗?冶 [11]59 也许,这种

“神奇冶,正是琼瑶在周游欧洲之后,并不想写“以西

洋为背景的小说冶,而要写“纯以中国为背景的小

说冶 [1]296的根本原因。 也许,在琼瑶所有神奇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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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这篇最绚烂、最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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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al Arctic Fox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o arctic fox of Qiongyao

LI Zheng鄄xu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22,China)

Abstract:摇 Arctic fox of Qiongyao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o fox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This novel not only reflects the
auspicious color,the debt of gratitude theme and the male offspring concept in ancient arctic fox cultural beliefs,but also injects a lot of
new quality into fox novel from its objective contemporary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at fox separates from femal,showing magic blurred ar鄄
tistic character.

Key words:摇 Qiongyao;摇 arctic fox culture;摇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摇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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